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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允孚（约公元1354年前后在世）元代诗人。字和吉，江西吉水人。以布
衣襆被，岁走万里，穷西北之胜。凡山川物产，典章风俗，莫不以诗歌记之。惠
宗时，曾为尝食供奉之官。

“元夕华灯带雪看”，这个元宵节有雪，如果赏灯就要在雪地里了。交代了
时间和环境。这句话除了写实以外，也包含作者对丰收年的憧憬。俗语说：八
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预示着来年的好年景。“佳人翠袖自禁寒”。
外面虽然是冰天雪地，室内那穿着漂亮服饰的女子却没有感觉到寒冷，她没有
感觉到寒冷的原因，接下来开始交代。“生平不作蚕桑计，只解青骢备绣鞍。”这
些女人们一生也没有从事过种桑养蚕的活动，或者说，她们没有做过纺棉织纱
的工作，只知道给骏马绣制马鞍的活计。在外面飘雪的正月十五，这位蒙古族
妇女已经开始制作马儿用的马鞍了。这一定是一个勤劳的人。

蒙古族居无定所，逐水草而牧的生活，实际上更多的是依赖妇女。曾有史
料记载，她们还管理与修理大车，为骆驼装驼包，制作各种东西，短皮袄、衣服、
鞋、靴与各种皮制品等。除了照顾一家人的生活起居，缝补穿戴，管教子女，甚
至迁徙时蒙古包的拆卸装运，到达新居地时搭建毡帐也由她们来完成。这首
诗描写的正是典型蒙古族妇女的日常生活。

杨允孚作为元顺帝的近侍，曾多次参与两都巡幸活动。他还将纸笔墨砚
放置于马车之后，闲暇时将元顺帝由燕京巡事滦京的山川风景、沿途见闻，以
及皇帝皇宫的饮食起居、生活等写成108首诗，编为《滦京杂咏》一书而传世。
这些上京纪行诗从“存史言志”的角度来说，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是
元诗研究的重要资料，像这样描写日常生活的诗，为后人对蒙古族游牧生活的
了解提供了重要依据。

赏析： 红酒

元夕华灯带雪看，佳人翠袖自禁寒。
生平不作蚕桑计，只解青骢备绣鞍。

滦京杂咏
■元・杨允孚

■丁建华

农历六月十三，老家祭敖包，我们
一家人回家凑热闹。

豌豆板儿
途中拐下公路歇息，居然碰到了

大片的庄稼地，地里有刚吐穗的莜麦
小麦，有金黄的油菜花，还有一大片豌
豆。远远望去，豌豆地像是白色的海
洋，这花海随风起伏，煞是好看。走到
近处，看见豆秧上挂着长长短短的豌
豆板儿，我一阵激动，这些我童年无比
熟悉的东西，好多年没见了呢！

我挑豆荚里豆粒大的摘了几个，
像小时候那样剥开，把豆粒给罐罐，她
吃了，没有我想象中的激动。我又给
她示范怎样剥豆荚上的一层薄皮，她
看着好玩儿，自己试试，剥不开，就跑
去花丛里追蝴蝶了。

我自己剥一个尝尝，似乎没有小
时候吃的时候感觉甜。这几个豌豆板
儿没有唤醒我的味觉，却把我的记忆
带到了好久以前。

听爸妈说，豌豆特别娇嫩，种过豌
豆的地，第五年或七年之后才可以再
种，不然会“犯重茬、隔茬、四六茬”死
掉，所以我家每年只能种一小块豌豆，
而且每年豌豆种子播下的时候，爸爸
都会在他那个用了很多年的小本本上
记下今年的豌豆种在了哪里。比如

“东西垄靠北边20垄”。
等到豌豆开了花，我们这些孩子

就离快乐近了一些。豌豆花有两种，
一种是白色的，一种是粉色的，白色的
花结白豌豆，粉色的花结狸豌豆（黑花
的）。有时候我们耐不住，会趁大人不
注意偷偷剥开花，看里面的小嫩芽芽
儿啥时候才能长大。

终于盼到豌豆结了豆荚，我们每
天都会去地里摘上一大把，美滋滋地
吃掉。当然，我们并不限于仅仅摘自
己家的，那时，尽管家里都不富裕，但
没有乡亲会阻止馋嘴的小孩子，我们
只是被告知不许踩了秧苗。

豌豆再长得久些，每一个豆荚都

绿绿的，胖乎乎的，就可以摘下来烀着
吃了。我是将烀豌豆当做盛事来对待
的，那种甜甜的清香的味道实在难以
抵挡，因此每次我都会吃到肚皮滚
圆。因为豌豆结豆荚的时间参差不
齐，所以我一年可以经历几次吃烀豌
豆的“盛事”，最后一次吃是在收割时，
豆秧变成了黄色，大部分豆荚也成了
黄色，有的太阳一照或者被人碰到会
炸裂，逬出一些快乐的小豆子。每到
这时，爸爸妈妈收割，我就拿着篮子，
把剩余的没有成熟的绿色豆荚摘下来
带回家烀着吃。

当然，烀豌豆并不是豌豆的唯一
吃法，收获后的豌豆颗粒饱满，我妈会
把它们炒熟，有时是直接炒，有时是泡
软了放上糖精，有时是炒完了外面挂
上白糖糊……豌豆是我童年吃的最多
的零食。

一次，和一位同龄的同事聊起孩
子牙齿，我们都感慨为什么明明我们
如此注意孩子的口腔健康，却总需要
给孩子补牙正畸，同事说：“我们的牙
齿锻炼得多好，吃的是豌豆蚕豆，他们
整天吃的啥！”

老家
快到村口了，果爸说：“回老家还

是不一样，去别的地方终究不过是看
风景。”

我笑了，知道他说的是西拉沐沦
河，他常在星期天带我和孩子去玩。
他常说那里的夕阳美、月亮圆。我对
几乎每周一次的折腾有些厌倦，问他

“又不是你家，干嘛总是去？”他笑，说
他已经把那里当成第二故乡了。

罐罐问：“什么是老家？”
“老家就是一个人出生的地方。”

我试图用一种简单的方式让她明白。
“南店是爸爸的老家，书声是妈妈的老
家。”

“那我的老家呢？”
“你的老家就是咱们家！”爸爸大

笑。

罐罐大概觉得这个答案太无聊，
拿起一盒牛奶，边喝边进入她的幻想
世界：“你们知道吗？我的老家不是咱
们家，那时，我还是一条鱼……”

爸爸看着翘着小腿儿喝牛奶的开
心小孩儿，说：“我小时候，洪波家有一
头奶牛，新挤的牛奶要一块钱一斤，说
是一块，但实际上根本到不了，你拿一
个啤酒瓶子去，他就会给你灌满满一
大瓶。我只买过一两次，这么点钱家
里也支付不起。”

我说：“那算什么呀，我们家还有
过断粮的时候呢！”

小的时候，我经历过连续三年的
歉收。第一年，快收割了，天上下了鸡
蛋大的冰雹，冰雹过后，小麦地的垄沟
里都是红红的麦粒。第二年，天气极
冷，都白露了，庄稼还是绿的，大人忍
痛把这些庄稼收割了，麦子都是秕的，
加工成面粉蒸馒头，粘粘的难以下
咽。第三年一直风调雨顺，庄稼长势
喜人，颗粒饱满，收割时大人们高兴地
挥舞着镰刀，早出晚归也不觉得累。
可是当我们的庄稼用马车拉到了打麦
场，垛成圆圆的麦垛，连阴雨来了。阴
雨天好像持续了一周左右吧，几乎每
个中午天都会晴，大人说叫“晾晌”，麦
垛会被晒热，然后接着下雨。这种潮
热的环境太适合种子的萌发，等到阴
雨天结束。拆开麦垛，升腾的蒸汽像
有一大锅馒头出锅时那么大。麦子都
生芽儿了。

很多人家的存粮都不够吃了，我
家也不例外。那时，我家条件还算好
的，我爸有工资，我妈靠着她的吃苦耐
劳每年养猪养小鸡种菜园保证家里肉
禽蛋的供应。可是没有用，我们买不
到粮食。

最困难的一天是家里还剩下半碗
玉米面，第二天可以买到“返销粮”（应
该是国库的限量供应吧，那时没有卖
米面的店铺，我们只是每年要上交“任
务粮”，没见过粮店往外拿粮食，似乎

是只进不出）。妈妈在地里干活
儿还没回来，爸爸要用半碗玉米
面熬粥，一个乞丐进来了，那个乞
丐总在我们家附近活动，大家都
叫他“牛干儿手”。牛干儿手伸着
手要米面，我爸说：“就剩这半碗
了，熬熟了你喝碗粥吧。”

后来长大了，第一次读到《窦
娥冤》和《西游记》中凤仙郡百姓
遭难的章节，总忍不住想，我的老
家歉收的三年是因为附近有冤情
还是有个做了错事儿的地方官？
抑或是关汉卿吴承恩经历过类似
的事情才创作了那样的故事？

我还在絮叨，罐罐说：“你们
的老家太没意思了，你们都没有
老家，那时，我们都是鱼。”

“快说点好玩儿的！”我催促
果爸。

果爸清了清嗓子，说起娃儿
们百听不厌的段子“你太姥爷三
岁放鸭，四岁放猪，五岁放羊，六
岁放牛！”罐罐大笑着说她也能放
羊了。

家门口到了，我们在胡同口
停车收拾行李的时候，罐罐已经
飞奔进院了。

广场
晚饭后，果爸说带我去广场，

走过短短的一条街，一家店铺门
口，有四个人在跳广场舞，果爸
说：“这是我们南店的时尚风向
标！”

然后他带我去了学校操场，
坐下来看对面的大前山，给我讲
他从小到大爬上过多少次。我的
手机提示音响了，是没跟着一起
来的果果发来信息，我低头回
复。果爸说“好好看看，别玩手
机”

我逗他“这里又不是我生活
过的地方，有啥好看？”“广场在哪
呀？”我问。“这就是呀，有人来溜
达的地方不都可以叫做广场吗？
刚才你没看见广场舞呀？”

过了一会儿，又来了几个人，
他说是他的老师，大步走过去。
我跟在后面，发现里面的一位焦
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我和果爸不
是同学，却因为老师工作的调动，
先后被同一个老师教过。焦老师
抱歉地说他不记得我的名字了，

时间过去太久了。他甚至问我“我教过
你吗？”这个执着劲儿让我不禁想起他
当年可爱的样子，那时，我初一，焦老师
师范毕业教我们政治，他很羞涩，紧张
的时候总是一遍遍捋着课本，讲一些不
太好笑的笑话缓解紧张气氛。

期中考试，我们因为第一次接触政
治学科，考得不好，老师为了安慰我们，
尽量给我们多加分，多项选择酌情给
分，我是课代表，帮着他一分一分地计
算，第二天课上，他说“我们这次考试最
高分是我们的课代表，88 分”，我很激
动。上高中学文科，才知道政治多项选
择题的评分标准是“多选错选漏选都不
给分”。我才明白焦老师为安慰我们自
己制定了一个评分标准，很感动。

我想，大概我也有好多记不起名字
的学生了吧！

纳凉
晚上，整个村子陷入了寂静，一家

人坐在院子里乘凉。说着家长里短，罐
罐跑来跑去，时常打断我们的谈话。

院子里灯很亮，吸引了许多飞蛾，
果果爷爷把门口的灯关掉，换了一盏台
灯，并在灯下放了一盆清水，罐罐从没
见过飞蛾扑火自取灭亡的场景，来回跑
着数盆里有几只飞蛾。

我不由就走了神，忽的想起林语堂
说过的“孤独两个字拆开，有孩童，有瓜
果，有小犬，有蚊蝇，足以撑起一个盛夏
傍晚的巷子口，人情味十足”。

这个夜晚很温馨，感觉我们好像在
外面呆了好久，洗漱完回屋睡觉，一看
手机，才9点多，大概“山静似太古，日长
如小年”就是这样的感觉吧。

鸡鸣
没有挂窗帘，加上换地方，我睡得

不太安稳，凌晨三点钟，就有微弱的光
透过窗子进来，隔壁的公鸡大声啼叫，
声音此起彼伏。我迷迷糊糊刚有倦意，
心想着李白真是能吹牛，什么“半壁见
海日，空中闻天鸡”，这鸡哪等得到日出
呀，老早就叫了！又想那周扒皮何必老
早起来折腾，鸡起得已经够早了。还想
起古时宫中报晓的“鸡人”也是这样一
声一声没完没了吗？……

想着想着，我终于迷迷糊糊睡着
了。

祭祀
果果爷爷早早起来了，说因为疫

情，赛罕坝敖包已经封路了，我们要到
附近的敖包去祭祀。

拉羊的敞篷车走在前面，我们开车在
后面跟着，我忽然问：“羊知不知道要去哪
里？”

到了，我看车上的羊茫然地看着前
方，莫名感到它很有英气。有一家人牵着
羊绕着敖包走，按照风俗，要走三圈的，羊
哪里肯呢？作为祭祀的贡品临死前还要
任人摆布。

果果奶奶和另一些人在上香，神情庄
重肃穆，我们不太懂，在后面看着。

要杀羊了，我带罐罐去摘花编花环，
避开了。想想人真是虚伪，我不过是像齐
宣王那样“不忍其觳觫”罢了，羊肉我是不
拒绝的，我的所谓不忍之心那么有限。

经过果果爷爷奶奶一上午的忙碌，羊
变成手把肉端上了餐桌，桌上的蘸料里有
新鲜的山韭菜花，还有两盘我们喜欢的菜
——菜园里的白菜腌的咸菜、菜园里自己
长出来的马齿苋。

返程
该回家了，我们和果果老叔老婶一路

走走停停，采了许多野花，它们将在我的
花瓶里美好一段时日。

回 家

水墨画 张玉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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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梦中醒来
才知道刚刚是睡着

就看见阳光铺满了整栋楼房的山墙
空气也由潮湿变得通透

清洁工人正努力地打扫着路边的尘土
那鲜亮的橘黄在视野中跳跃

像彩虹遗落的孩子

小孩子睡得正香
大人们也懒得起床

任凭物业管理人员解开拦索清除路障
即便他们再提着喇叭到处喊话

也当成清脆的鸟鸣
亦或是风掠过耳畔

又落在低垂的柳叶上

人们不大习惯使用交通工具
启动引擎就忘记排挡

心里还惦记着鸣笛和打方向
女人们不去刻意梳妆打扮
男人们也忽略了整理衣裳
沿街店铺的门都敞开着

古钰斋的老掌柜在门口抽着烟晒着太阳

朋友圈里涌出了湖光山色
看看都是往年这个季节家乡的模样

居家的日子里没少翻旧相片
端详着曾经路过的城市

却想不出下一站该去哪里逛逛
这些年就是这样

心越是向往着远方脚越是伫立在地上

没有花花草草就什么都不用想
壬寅仲夏的办公室里总透出一丝“秋凉”

打开窗就有绿头火车嘶鸣着进站
还有餐厨垃圾清运车的顿挫

有人们吆喝着结伴
有快递小哥电车忽倏而过

都在积雨云的天空里空旷的回响

二十四周岁在上海
总想寻觅一个地方

让梦想起航
于是就拎起行囊

皮箱里都是母亲为你打理的衣裳
那一身蓝色西装
还没来得及熨烫

总想对接自己的理想
让道路通畅

于是就顺从着手机的导航
地铁折叠的光影里都是“老车”和“分挺”

那一双纤弱的脚板
哪堪泊油路的丈量

总想借一束暖阳
让自己坚强

于是就做低调不羁的人
提交的文案里都是“汗溚溚渧”辞藻

那一抹期待的眼神
有时也会由滚烫变成冰凉

总想挺起男人的脊梁
让胸膛显得广大宽敞

于是就把卧室演绎成厨房
居家的日子里都是米面肉菜的“适意”

那一缕轻柔的烟火
悠长了岁月调服了疫情的恐慌

总想着自己成熟的模样
让心念能闲游、彷徨

于是在二十四岁生日这天
在浦东阴雨的空气里“笃悠悠”滴许愿

那如期的梅子黄时雨
可应关照这满城风絮后的锦瑟流觞

写在解封当天
（外一首）

■白磊
这是一张掌心向上的手

坚定地托住了一丛芽子

芽子从上海飘来

从兴业路76号飘来

娇嫩、孱弱，随时枯萎

一路风尘，迷惘惶惑

甚至，有的踟躇，向后转

不幸陨落

是的，嘉兴的南湖

仿佛一只张开的手

仿佛一片叶子

一片荷花

在蒙蒙的细雨中

在炽热的阳光下

在火红的人间七月

点燃了希望的烟火

幽静的湖面

红色的画舫

定格在蓝天下碧水中

是一幅画

是一片绚丽的彩虹

是一道风光无限的风景

孕育着

一道闪电

一片惊雷

一股滚滚的洪流

一轮蓬勃的日出

一个崭新的山河

是啊，红船是红色的摇篮

一个伟大的党

从这里诞生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从此，镰刀和锤头的队伍

浩浩荡荡，斩浪劈波

红船是一片红色的土壤

一粒粒种子在这里萌发

一棵棵芽子在这里茁壮

手擎着火炬，从这里出发

仿佛南方的红木棉

北方的红高粱

跟随伟人毛泽东

开辟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

今天，红船风采依然

红船精神依然

中国号巨轮

有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掌舵

扬帆远航 一往无前

乘风破浪 波澜壮阔

红船
■刘泷


